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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電影金像獎

新一代已然拼出另一副香港圖像，然而眷戀舊日色彩的仍為數不少。這何嘗

不就是香港刻下的另一個縮影？

《十九歲的我》獲獎有密碼？2023香港電影金像獎的兩個笑話與秘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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昨夜的第41屆香港電影金像獎頒獎典禮，並沒有像之前預期，有一種呈現香港電影新世代爆破而出、並獲

大程度獎項認可的結果。甚至乎，對獲眾多提名，也可能是去年表現最佳、由新導演執導的劇情片如《正

義迴廊》（16項提名僅得最佳新導演及最佳剪接兩獎）和《窄路微塵》（ 10項提名僅得最佳原創電影音

樂一獎），竟然是去到近乎忽略的地步。

綜觀主要大獎得獎名單，只能理解為是再一次對傳統電影工業意識的嘉許（這當然和評審構成有關），甚

至更像是給予長年獎項缺失的勞動者的好結果。這說法並無不敬成份，因為的確是這樣，大獎得獎者中，

是在業界多年的韋家輝（作為導演）及鄭秀文的首個個人重要獎項。

在理解工業行情的角度而言，算是本屆大贏家（《神探大戰》獲得最佳導演、最佳編劇、最佳男演員、最

佳攝影）的韋家輝，在《神探大戰》的主題、隱喻到場面把控上，確是成熟圓渾，難得是也算一定程度上

回應近年的香港社會情緒；但就整體去年多路挺進的香港後浪潮新一代作品的現象而言，這個結果卻肯定

是一個落後的取態，完全跟不上時代的脈搏。新一代已然拼出另一副香港圖像，然而眷戀舊日色彩的仍為

數不少。這何嘗不就是香港刻下的另一個縮影？

2023年4月16日，香港電影金像獎頒獎典禮，最佳男女主角得主劉青雲與鄭秀文。攝：林振東/端傳媒



二十五、六年前的名單 


香港電影金像獎四十一屆以來，從結果看來，從沒有過像這屆的輿情割裂。 2015年的最佳電影《十年》

引起的爭議止於個別作品，而今次對已成風潮的新一浪「四字導演」（因巧合地這批作品都以四個字作名

片，如《窄路微塵》、《白日青春》、《流水落花》、《正義迴廊》、《燈火闌珊》等）作品的忽視，卻

已變成對一整個新時代的認知落差。

當中，最重要的獎項最佳電影頒與《給十九歲的我》，最佳導演最佳編劇最佳男演員《神探大戰》，如果

再加上較為眾望所歸的鄭秀文《流水落花》得最佳女演員，第一個發現，就是說這個名單的確就是二十

五、六年前的名單不為過！1997年，35歲的韋家輝以《一個字頭的誕生》打出响亮一槍（主角也是劉青

雲）。1998年47歲的張婉婷交出《玻璃之城》。獲獎辭惹來更多爭議的聯合導演郭偉倫也執導了首部片

《垃圾年頭》。

25歲前後的鄭秀文，從96年至98年陸續以《百分百感覺》至《行運一條龍》奠定她輕喜劇天后的地位。

那是一個可能性看來也極多源的日子，後來惘然而至的陰影像沒有被提早察覺。無論是《一個字頭的誕

生》的另走偏鋒過火凌厲，《玻璃之城》的徹底懷舊，漫畫感與喜劇感豐富的偶像劇純娛樂都能在那段時

間找到恰當的位置與生存空間。看來沒有太多人會過早憂慮到香港電影的生死存亡。



2023年4月16日，香港電影金像獎舉行頒獎典禮，韋家輝以執導的《神探大戰》獲得最佳導演。攝：林振東/端傳媒

熟人系統？與兩個笑話 


「序有應得」卻無意道破這屆結局的本質：明顯的論資排輩，一天未輪到

你，就是因為長幼有序。

但事實上也得承認，必須把獎項背景和作品成績分得清楚，避免過多的瞞蔽或誤讀。於制度及業內的基礎

上，一個由業界人士參與票選，造成偏向既有人脈的得獎結果，差不多是每一個熟人系統的共通點。香港

電影金像獎沒有離開這先天設定的局限，但也擁有它個別特色，就是它既有古老傳統的一面，但有時又有

擁抱時代的一面，獎項的結果，往往是徘徊兩者之間，看當年是哪一方的取向佔更大影响力。

這古老傳統，由獲得終身成就獎，91歲的胡楓那最後點精金句說出了重點：序有應得（這個引發現場最大

反應笑聲的笑話，是因為在廣東話發音中，「罪」與「序」同），像用一個表面上是隨意的香港叫「食

字」的諧音笑話，無意道破這屆結局的本質：明顯的論資排輩，一天未輪到你，就是因為長幼有序。那成

績表更是用實証說明了這個「序」是如何堅固，像在說，韋家輝和鄭秀文，都等了這個獎四分一世紀！

頒獎禮另外一個最受歡迎的笑話出自吳鎮宇，當以香港演員的接拍機會來發揮，他提及「青黃不接」的問

題，說的是或者當劉青雲和黃秋生都不接戲，新演員才更有機會。在這個香港人普遍稱為「爛gag」（冷

笑話）的笑話中，卻包含了「序有應得」思維的另一面。是否必須通過上一代的讓位、被淘汰，才得以備

出後浪向上的空間？不景氣是否因為沒有高質的在接班？

是否必須通過上一代的讓位、被淘汰，才得以備出後浪向上的空間？不景氣

是否因為沒有高質的在接班？

代際之爭=奪權？ 


這無傷大雅的笑話當然令人捧腹，但背後的代際之爭的隱憂不容誤讀，決不能把它定位為一種世代的奪

權，反而更多應是傳承和另闢蹊徑。因為代際之爭這好可能會給到一種兩代勢成水火的老屎忽（老屁股）

與新世代的角力印象，最差結局是被看作一種奪權及鬥爭，造成一種既有權力的危機感從而生出的戒心，



與 象 是 從

封閉了本該更為開放的大門。

反過來，它最大程度的積極意義，則是合該給到公眾，無論是業界資深專業人士，抑或觀眾，直接認知到

新世代的來臨，以至自有一套的新玩法，放諸電影主題、手法、卡士甚至到宣發都截然一新。而去年這批

新導演的作品，正正就以作品說明了這大轉向。

2023年4月16日，香港電影金像獎舉行頒獎典禮，何爵天以執導的《正義迴廊》獲得最佳新晉導演。攝：林振東/端傳媒

也正是在這背景下，我們才更明瞭這獎項名單的缺失。對比新世代後浪潮導演及演員去年的蓄勢既發，今

次單看獎單，成績並不突出。以最受關注的演出或編導獎項而言，和後浪潮有關的只有《流水落花》（還

得是鄭秀文的原因）。《正義迴廊》和《窄路微塵》也只能獲得個別技術獎項和《白日青春》得最佳新演

員獎，至於新導演獎固然只能給新導演不能算是大收成。

《給十九歲的我》得獎：1+0.5 


最佳影片頒給《給十九歲的我》，更是說明這古有穩建的投票取向，看來是完全忽視了該片後來引發的沸

騰輿論，背後是對製作過程公義的莫視。這部鬧出香港電影界近年最大風波的作品，短期內可能都不會再



公映，使它諷刺地成為一部沒法被看到的最佳電影。評委經社會輿論反响仍作出這投票取向，其實大可視

為是對傳統具地位製作人的關係，也有一種表態成份。

但其實，說電影金像獎的取向保守偏熟人政治，也不盡準確。不看遠的，就是在2015年也曾頒過給極具爭

議的多演合集作品《十年》—— 這部今時今日看來可能也難以拍出的作品。所以，得了解到，此獎的獲獎

密碼，其實是游走於起碼兩個不同意識取向，有時，是工業意識主導；有時則是時代意識主導。

兩種意識長期搖擺，就看當年的選擇傾向哪邊。工業意識，表現於對相對老資歷者的認可，對製作難度的

重視，甚至是那較為「古老」即傳統的港片特質的珍視等。

過往，如《英雄本色》那種極大公認性的，正是1＋1即兩種主導的結合，因此也無爭議。至於《十年》，

則可理解為時代意識的產物。同樣，《給十九歲的我》及《神探大戰》此番得獎，也是極大可能是歸因於

今年投票人的工業意識略高，除了上述對熟人經驗者的認可，也是對老方法的依仗。

這由《神探大戰》編劇提及的「飛紙仔」現場落實拍攝台詞（近乎被神話化了的香港電影陋習，也是結果

出來後社交媒體上評擊的其中一個焦點），到《給十九歲的我》那種「拍了再算」的心態是出自同一思維

（再遠則是張婉婷曾提及的各種拍攝時遇困難懂「執生」的習慣）。



2023年4月16日，香港電影金像獎舉行頒獎典禮，《給十九歲的我》獲頒最佳電影。攝：林振東/端傳媒

最佳電影《給十九歲的我》同樣在社交平台上被鬧（罵）得最烈，但如果以上述投票取態來分析，即發現

它實則合乎了1＋0.5的特質，即它既是工業意識取態下的所好，也有一半是涉及時代精神的加分（此片有

它拍攝過程的倫理爭議，但也具時代精神的記錄）。當然，作品的拍攝過程倫理爭議令它在業界外的認受

性大打折扣，可影片本身的時代記錄印記仍舊是留給香港值得一記的一頁，尤其是當更多其他有關過去幾

年香港社會冲擊的記錄片不能在香港公映及大範圍討論。

投票人落後於形勢 


這屆疫後甚至是香港劫後重啟，理應更備受注目的金像獎，確實存有極大的

遺憾不足。就是對於2022年作為香港電影再啟航的分水嶺一年，它沒有至

少用獎項來記錄這轉折並寫進歷史。

不過，這屆疫後甚至是香港劫後重啟，理應更備受注目的金像獎，不能否認是它確實存有極大的遺憾不

足。就是對於2022年作為香港電影再啟航的分水嶺一年，它沒有足夠反映，或至少是用獎項來記錄這轉折

並寫進歷史。當然，在幾個最受關注獎項提名中，如最佳電影及最佳導演，新導演都有佔比，但綜觀結

果，這些具豐富時代意義及香港電影轉型定義的作品，在得獎成績上是近乎空手而回。

這現象令人最為担憂的，並非替新導演們不值，他們也申明，是自己另創定義的時代，不需傳統獎項的

「認可」。但反向思考，以這結果而言，卻反映出工業內的專業人士，同時作為投票人，他們對社會變化

的敏感度嚴重不足，落後於形勢，並可說與更新一代的影迷脫節，這將大大影响他們日後對製作及口味的

掌握。

輕微的安慰是，金像獎協會會長爾冬陞強調作為一個獨立運作的團隊，他們沒法干預選出的結果，仍然顯

示一種選舉體制及運作，由既定規則去決定的中肯，而不輕易因不同的輿論及壓力而隨便修改規則或濫用

特權。這在香港新常態中已是磊落真誠担當。

由此引伸下去，真正值得担心的，除了是上述的投票成員組成的眼光和價值取向之外，這個本身已不太大

型的選票庫，它的成份組成在未來日子會否容易被改變？透過協會投票成份的改變換血，從而導致某程度

上的投票意識操控？



2023年4月16日，香港電影金像獎舉行頒獎典禮，黃衍仁憑《窄路微塵》獲最佳原創電影音樂。攝：林振東/端傳媒

金像獎協會會是下一個目標？ 


金像獎協會，見於其既有的知名度及歷史，會否成為下一個需要被盯緊的組

織，以確保結果的「血統」沒「差錯」？

再說白一些，在全面接管的新常態下，透過選舉可投票者成份的改變，新政策正在通過加添投票額或冲淡

原有成份的方式，以達致最終的對投票結果的保護，務求所謂民主投票結果是在既有框框下不越雷池。這

從香港議會選舉，到政府文藝界團體的換屆中已充份體現。

金像獎協會，見於其既有的知名度及歷史，會否成為下一個需要被盯緊的組織，以確保結果的「血統」沒

「差錯」？這在目前沒有明顯跡象，可卻是日後須要關注的課題，若真出現此情況，將大大損毀香港電影

金像獎已飽受挑戰的信譽。而保持一定程度的封閉性，換一個角度，又成為了避免它因被過度滲透而被操

控的無奈之選。

整個頒獎禮台上得獎發言中，新一代創作人都表現得克制，可能因為容許他們高呼得獎感言的機會並不



多。當中，憑《窄路微塵》得最佳原創音樂的黃衍仁還是隱約說出重要的一段，他說若有機會繼續參與金

像獎，會一直穿當晚同一套衣服，「直到我們可以喺香港嘅戲院，睇晒林森拍嘅電影嗰一日。（直到我們

可以在香港戲院，看到全部林森拍的電影的那一天）」林森合導，以反修例運動作故事背景的《少年》並

沒有機會在香港公映，也更令人聯想到，今天的香港電影及金像獎，實在是遺忘了另一些香港故事。

「直到我們可以喺香港嘅戲院，睇晒林森拍嘅電影嗰一日。（直到我們可以

在香港戲院，看到全部林森拍的電影的那一天）」

再一次強調，代際討論不是世代之爭。當新導演們討論對老規則，或頒獎禮後可理解為「序有應得」的不

屑之時，並不排除大家的共同參與，拍戲，看戲，講戲，拿獎，不論長幼。今屆這批新導演的作品可能沒

有在得獎名單中有太多留下，但毫無疑問，香港已然看見。

一個領獎後的細節或者說明了這種疫後重逢的意義。正在拍翁子光新片的劉青雲感嘆說，當晚碰到許多之

前不認識的新導演、新演員，他應該和自己同輩的導演一樣，樂意明年繼續和大家競逐，無須等到「青黃

不接」的一刻。


